
2026.10.1星期四
责编/王欣 美编/杜明阳 文检/柳洪武 A07烟台街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烟台之名烟台之名，，何何““土土””之有之有
张广育张广育 撰文撰文//供图供图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海燕儿海燕儿
王东超王东超

胶东风物胶东风物

有一回我去桑岛玩，正
赶上洘大潮。我想试着赶
赶海，走在湿湿的沙滩上，
忽然看到一个深蓝色的五
角星一样的东西，上面还有
斑驳的红色，像是洒了红油
漆在上面。我以为是谁扔
的橡胶制品，但还是捡拾起
来，入手感觉硬而韧实，确
有橡胶的手感。它的表面
涩巴巴的，翻过来，是橘红
色的凹面，对应五角星有五
道缝，整个凹面有一层细齿
状的东西，摸着有点拉手。
我有点疑惑，如果这是橡胶
做的，也太逼真了吧。

有个赶海的大爷路过，
瞥了一眼，说，这是海燕儿，
过去船上拉鱼，网里有不少
这玩意儿，都是扔回海里，
没啥用，也不值得吃。有些
海燕儿，在沙滩上晒好几
天，扔海里照样活。

我知道海边有一种会
飞的燕鳐鱼，黄县人叫“燕
儿鱼”；另有一种近岸的小
鱼，可以晒小鱼干儿，黄县
人叫“小海燕儿”。还有初
中时学过的高尔基的《海
燕》，看来“燕儿很忙”。我
又往里走了一段，发现海滩
上有很多海燕儿，一步迈出
去，至少能看到两三只。我
把手里的海燕儿丢了。闻
一下手，不仅有海水的腥味
儿，还有一种怪味儿，像是
海燕儿腺体分泌的味道，虽
不像摸过臭大姐后留下的
味道那么强烈，但也让人不
舒服。怪不得岛里人连摩
挲它也不摩挲。

前段时间闲翻书，读到
《本草纲目·介部》“海燕”条
载：“海燕出东海。大一寸，
状扁而圆，背上青黑，腹下
白脆，似海螵蛸，有文如蕈
菌。口在腹下，食细沙。口
旁有五路正勾，即其足也。”
聂璜《海错图》册三：“海燕，
五花，如鲨鱼皮，吸石上，能
飞。产东海。可治癣。”这
两处描述的和我见过的海
燕儿很相像。查海洋无脊
椎动物志，海燕归为棘皮动
物门海星纲瓣棘海星目海
燕科，体呈五角星形，腕很
短，通常 5 个，体盘相对较
大，与腕之间无明显界限。
反口面稍隆起；口面很平，
边缘很薄。反口面骨板呈
覆瓦状排列，骨板上具颗粒
状小棘。反口面为深蓝色
和丹红色交错排列，口面为
橘红色。

棘皮动物即是因其皮
上有棘而得名。五辐射对
称是棘皮动物的一个重要
标准，海星纲的动物多呈五

角星形，故以“海星”为名。
海中的星星，想想就很浪
漫，从小到大见过的与海洋
有关的装饰画中，海星总是
必不可少的。但实际上，海
星都是冷血杀手、饕餮大胃
王。海燕栖息在沿岸浅海
的沙底、碎贝壳和岩礁底
中，主要摄食贝类、甲壳类、
多毛类甚至小型鱼类，特别
喜食双壳类，有时也会摄食
其他的棘皮动物，甚至自相
残杀，互相蚕食。

古人缺乏生物学知识
但善于想象，看到长有肉翅
的鳐鱼或是有着巨大胸鳍
的豹鲂鮄等就认为它们会
飞。聂璜看到海燕身体扁
平，五腕间似有蹼连接，便
以为其“能飞”。实际上海
燕借助管足只能以龟速移
动（但相对大多数双壳贝类
来说就快如跑车了）。管足
不仅是运动器官，它末端的
吸盘有嗅探作用，在海洋环
境中可以依靠化学气味寻
找贝类。在很多贝类的底
播区，海燕依靠气味能准确
地定位埋栖性贝类并且挖
掘出摄食。在一些贝类放
流的区域也发现了大量的
海燕。海燕为口外食者，它
有两个胃，肠道很短，消化
效率很低，需要不断进食才
能保证身体所需，相比其体
形，海燕可以说食量惊人。

海燕在胶东沿海分布
广泛，数量较多，是牡蛎、蛤
类、扇贝、贻贝等经济贝类
养殖的主要敌害生物之一，
每年都会造成很大的经济
损失。对付海燕一是潜水
员人工捡拾，二是在拖网区
拖网采捕，三是在养殖区周
边设置地笼诱捕。捕到的
海燕也没什么用，过去都是
晒干捣碎用作农肥。也可
入药，功效祛风湿，止痛，
补肾，壮阳，制酸，主治风
湿 腰 腿 痛 ，胃 痛 吞 酸 ，阳
痿。但似乎并没看到有人
用海星泡酒，估计泡了味道
也不会好。

据研究，海燕生殖腺是
一种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
酸、含有多种无机元素和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的天然
食品，可进一步开发成海洋
功 能 食 品 或 新 型 海 洋 药
物。根据经验，任何一种敌
害生物，只要是能吃的，就
不用担心它的泛滥。小龙
虾就是前车之鉴，野生的不
够吃还得大量养殖。海燕
的同纲兄弟多棘海盘车曾
在青岛海域几度爆发，结果
烧烤摊烤海星一出，贩子都
在码头上蹲守呢。

“烟台”之名源于明朝初
年 奇 山 所 北 山（即 现 烟 台
山）之巅的烟墩。它当时叫

“熨斗墩”，是奇山所所属四
墩之一。其它三个是现顶
墩、埠东墩、木作墩。《大明
会典》记载有规定：“烟墩并
看守堠夫，广积秆草，昼夜
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
举 烟 ，夜 则 举 火 ，接 递 通
报。”简单地说，烟墩就是个
最普通的用以传达敌情的
军事设施。

清朝初年，裁撤卫所，当
时福山县境内的十五座烟墩
（包括奇山所的四墩）全部废
弃，丧失军事功能。此后，除
熨斗墩外，其余诸墩均在西
风残照中逐渐化作一堆堆残
砖碎石。只有熨斗墩，先是
一个华丽转身，迅即成为当
地炙手可热的游览首选；不
久就被文人墨客赐以雅名

“烟台”，并载于典册之中，
成为当地的重要文化地标。
后来的“烟台街”“烟台”商
埠乃至“烟台山”，均由它而
得名。

如今在当年烟墩旧址竖
起 了 高 6.5 米 的 仿 古 烽 火
台 。 它 青 灰 砖 体 ，古 意 盎
然。西邻现代风格的灯塔，
通体纯白。它们在山巅并肩
而立，用简约的淡墨轻彩勾
勒出六百年的历史沧桑。

这是一个文化诠释语境
下的毛毛虫化蝶的故事。它
的开头十分寒酸，不是滕王
阁，不是鹳雀楼，难登大雅之
堂。但它的演化却极具文化
内涵。

民国版《福山县志稿》这
样描绘它的由来：“古无烟台
之名……明为海防，设奇山
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
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
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土
人因呼之曰烟台。”这话本身
就没交代明白，在哪里设墩
台 狼 烟 ，又 呼 哪 里“ 曰 烟
台”。不过其含义却很清楚，
是说“烟台”是土人对狼烟墩
台的简化；既土且简，跟文化
完全不搭界。这种说法主导
了此后百年当地的主流舆
论。如果从表层的俗语发生
的常识出发，这种说法似乎
有些道理，实际却禁不住史
实和文化层面的双重推敲。

首先看史实。清初顺治
十六年（1659），随着奇山所
裁 撤 ，熨 斗 墩 失 去 军 事 功
能。康熙十二年（1673）《福
山县志》地舆图就将熨斗墩
标为“烟台”，“福山八景”中
有“烟台海市”。这就清楚地

表明：它的改名是紧跟着失
去军事功能，并成为游览胜
地之后发生的。在被官方确
认为“福山八景”之一并载入
县志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符
合“四言景联”规范的新名
称。康熙版《福山县志》由知
县罗博主修，萧文蔚是重要
纂修者，而且萧文蔚顺治年
间即已中举，他又著有“烟台
海 市 ”诗 。 据 此 推 断 ，“ 烟
台”之名很可能成于这些文
人之手，至少也是由他们在
修志过程中确定下来的。这
是一个“雅化”过程，而绝不
是“土化”。

再看其文化因素及文化
意蕴。

康熙版《福山县志》和乾
隆版《福山县志》载有多篇当
地文人墨客歌咏“烟台”的诗
篇。现举其要：

萧 文 蔚（顺 治 年 间 举
人），他登“烟台”，北望之
罘，观海市，作七绝《烟台海
市》：“阳主祠东见海市，红
楼十二烟中紫。莫从烟际忆
君房（君房指徐福），纵有船
归人不是。”

谢 乃 实（康 熙 年 间 进
士），他登“烟台”，见海市于
烟霏掩映之间，有如梦似幻
之感，作七律《烟台海市》：

“东风闲上海边台，台上烟霏
久不开。……对久翻疑台亦
幻，不须航海问蓬莱。”

萧劼（康熙后期进士，乾
隆版《福山县志》纂修者），
多次登顶“烟台”赋诗。先是
登“烟台”，北望之罘，作七
律《之罘古迹》：“汪洋海畔
拥 之 罘 ，北 望 岿 然 罕 与 俦
……”后来又登“烟台”，作五
言古诗《眺烟台海市》：“登
高 临 海 上 ，一 望 郁 云
烟。……依稀如画里，掩映
入台前。”

细品这些诗句，可以发
现，这个普通的砖台，就像

“幽州台”“超然台”那样，被
当地文人用来登高望远，聊
抒情怀。古代文人向有登
高赋诗的情结，此台虽出身
寒微，但它在海边足够高，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足以穷

“千里目”。《大明会典》记
载：烟墩“高五丈有奇”。明
制一丈约 3.2 米，烟墩高度
应超过 16 米。熨斗墩与此
不会有大的差异。我们看
1860 年法国人所作烟台山
实景铜版画可知，熨斗墩高
度约为烟台山的三分之一，
即 15 米左右。想象一下，那
时候登上海边山巅如此高
大的台顶，会有怎样的惊心

动魄之感！“烟台”之名，何
“土”之有？

文人们在高台之顶看到
海市奇景，看到横空出世的
之罘，而且满眼都是化不开
的烟云，烟霏，紫气，“依稀
如画里，掩映入台前”；不由
得产生身在幻中，如游蓬莱
的感觉。我想，这时候他们
定会联想起苏东坡笔下的
《虔 州 八 境 图》之 七“ 郁 孤
台”：“烟云缥缈郁孤台，积
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
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苏
东坡作此诗时身处密州（今
诸城），离之罘并不远。他咏
的是虔州（今江西赣州）章水
边上的郁孤台，其意境却酷
似萧文蔚等人脚下的墩台。
巧的是诗的首句“烟云缥缈
郁孤台”，其首尾两字恰为

“烟台”；似乎苏公当年就暗
藏机锋，给几百年后的文人
们一声棒喝：此台就叫烟台！

回到语言演化的常识。
说“烟台”是土人对“狼烟墩
台”的简化，其逻辑起点就站
不住。“狼烟墩台”从来就不
是民间语汇，它最早出现于
晚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他说：“狼粪烟直上，烽火用
之。”（狼粪烟之语，想当然
也！）唐代以后古人文集中也
只是偶见“狼烟墩台”。而民
间则一直呼之为“烽火台”。

官方典籍中最正式的名
称 是“ 烟 墩 ”（见“ 大 明 会
典”）。康熙版《福山县志》
把“墩”换成“台”，墩台变成
烟台，非常自然。因此，这不
是土语的简化，而是官方语
言的雅化。

“烟台烟台，烟雨楼台！”
朗朗上口，诗意盎然! 它优
美的地理与自然环境和独特
的文化意蕴，再加上文人墨
客的雅化，使它由一个原始
模样的粗砺砖台，演化为一
个近代城市的文化地标，并
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称之源。
这是一个毛毛虫化蝶的传奇
故事，或者说得文雅点，这叫

“丑小鸭和白天鹅”。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晚

清开始，福建商帮就是烟台
重要的南方商帮之一，两地
之间长期存在人员往来、商
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在这样
的背景下，福州的“烟台山”
是否受到烟台这一地名及
其文化意象的影响？现有
史料还不足以给出确定答
案，但从时间先后、名称演
化方式以及两地的交流背
景来看，这种影响并非没有
可能。


